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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的传统道德衰微、伦理失序的乱象。《极花》以情爱伦理
叙事呈现胡蝶的生命存在体验，不管是她对房东老伯儿子青
文的青涩爱情，还是被拐卖后遭受的蹂躏，抑或是在被箴训
后的妥协和主动求欢，情爱体验成为呈现胡蝶的心理状态和
生存境况的“温度计”。在农村传统伦理和城市现代伦理之
间的激烈碰撞和纠葛中，农村女性面临着多重生存困境。胡
蝶从被强暴到主动求欢的性爱叙事伦理不过是圪梁村中买
来的媳妇们的从挣扎、反抗到妥协、寻求和解的悲凉遭遇的
映照。女性身体被包裹在以宗法制度、道德规约、男性欲望
为脉络的密不透风的男权社会网罗中，无法自拔，泣血挣扎。
在城市不断扩张、农村面临溃退继而逐渐死亡的大转型时
期，中国的乡土伦理秩序的重建已然不可能，即使可能，也无法
实现农村女性身心的真正解放。那么，农村女性的真正出路在
哪里呢?新时期伊始的《哦，香雪》固然为农村女性描摹了一个
光明美好的明天，指出了以读书为渠道获取知识权力和物质资
本的道路，但是，这种现代化前夜的光明积极心态必然要被商品
经济的残酷所击碎。在现代化进程发展过程中，涌入到城市中
的农村女性们，或如胡蝶们滋生虚荣心，或如王榨村中的女孩子
们经不住物质的诱惑而迷失自我，沉沦堕落。无路可走，这是大
转型的时代中包括农村男性在内的农民们的深层悲剧。而中国
的道德伦理秩序如何建构，中国的农村男女如何安居，这是我们
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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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spiritual standpoint of feminist care ethics，the paper interprets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on of ethic relations，in-
cluding love ethics of love without sex and sex without love and women’s survival dilemm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ultiple 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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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因其独特视角与叙事，不仅受到文学界持续增温的关注，同时也随其作
品受到影视界青睐而改编的成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须一瓜小说叙事核心重在对都市家
庭“人性”的深刻呈现。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一是用全知视角呈现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家庭空间中被异化的
“人性”;二是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尝试改写家庭内涵以修复“人性”;第三类综合前两类，采用固定式内聚
焦追问匮乏的“家庭英雄”，由此敞开“人性”中的“神性”光辉。须一瓜的小说视角与艺术，无疑丰富了文学中关于
家庭伦理场域中的“人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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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似乎随着 21 世纪的到
来，进入一个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的崭新叙事时代。她的
多篇小说被刊登在《收获》《上海文学》《福建文学》《小说月
报》等重要文学期刊的头条。2003年她荣获了第二届“华语
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其后，她在《上海文学》
《十月》《中国作家》等杂志上屡有佳作，并持续受到文学评
论界广泛关注。2015 年，随着她的第一部长篇《太阳黑子》
被改编为电影《烈日灼心》，须一瓜的创作再次引起热烈讨
论。“人性”是须一瓜的关键词，她曾说过:“小说不探讨人
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大的价值。”!$"而“都市家庭”是须一
瓜探索、刻划、呈现“人性”的一个切入口。“人性”在她犀利
的削肉剔骨下，不仅有着见微知著的呈现，同时也深刻地揭
示了被震动的家庭伦理，而更重要的是，须一瓜由此提供了
她独特的“人性”叙事艺术与精神世界，包括她对“人性”中
“神性”挖掘。
一、“人性异化”的叙事:全知视角下的“蛇宫”
家庭
2003年，须一瓜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蛇宫》，这
部小说在须一瓜的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讲述
了两个关于“欲望”的故事，一个是女孩、吉尼斯与蛇的故事，
另一个是“那人”口中的“美国片”加“爱情片”。
第一个故事讲述了两个申请了和 1888 条蛇共住 5000
个小时，并以此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女孩。“吉尼斯”本
意是鼓励人们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但是在中国，吉尼斯世
界纪录已经“成为一种营销新模式，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企业
希望借助吉尼斯的全球影响力打开市场，通过各种匪夷所思
的纪录吸引目光”。［2］小说中被逼疯的女孩晓菌一开始并不
愿意参加这样的比赛，只是因为经理对其舅舅和舅妈做出了
“创出名气后搞蛇产业的合资经营”［1］79的允诺，才无奈同意
的。“蛇宫”吉尼斯项目的主办单位与两个女孩的动机是一
致的，均是受到了“金钱”的诱惑。而“那人”的“爱情片”也
是为了满足自己心爱女人的物质需求;“美国片”则演绎了三
兄弟在抢劫逃亡路上因赃物分配问题最终反目成仇，互相残
杀的伦理悲剧。他们与女孩们一样都栖居在由“金钱”构成
的中国市场经济现代化的“蛇宫”里。在小说《蛇宫》中，须
一瓜已经触及到了“金钱”对家庭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作
用这一命题，比如晓菌和“舅舅、舅妈”，“那人”与自己的“妻
子”之间的关系。
而后 2011年，须一瓜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小说《丰满
的一天》，更是对于这一“异化”叙事的集中展示。故事围绕
女主人公陈幼红在度蜜月期间所买的两个“古董”展开叙述，
以全知视角异常生动地描述了“金钱”这个从 1990年代以来
的“新意识形态”［3］18对现代都市家庭空间中关系和人的“改
造”。
首先在小说叙事中，“金钱”可以改变人的性情，它使丈
夫魏一伦变得“像个绅士”，变得“机智温存”“妙语连珠”“生
机勃发”“宽厚幽默”“温暖喜悦”，而这一连串成语恰恰是对
“金钱”魔力的肯定与赞赏。同时，“金钱”还可以使妻子陈
幼红再不担心被老板炒鱿鱼，从而达到“可以对任何人拍桌
子!”可以有“最大的尊严”的人生新境界。另外，“金钱”能
够“改善”夫妻 /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当两个古董被
估算可能会有千万以上的经济价值后，夫妻关系由原先的
“不亲、不近、不谈、不性、不即、不离”“突然被激活”，像“卤
水点豆腐一样”，转而为舒适甜润的恋爱关系。而陈幼红的
母亲则在一对黄昏恋中也由被动地被男方及其三个子女腹
诽、讽刺转变为各种巴结、奉承。但反讽的是当丈夫魏一伦
手里的碗(古董)被鉴宝专家评定为只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而“不值一钱”后，他马上开着自己的二手宝马踏上了寻约第
三者的旅途，夫妻间短暂的甜蜜关系瞬间被摧毁。从小说中
我们可以观测到“古董”的价格与夫妻 /男女关系的正态分布
图，并深切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
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4］433
家庭中的个人无一例外被经济的欲望所俘虏。在《丰满
的一天》中，丈夫魏一伦投资股票的行为所引发的情绪不稳
定，也暗指了这种经济行为对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可能产生的
消极影响，区别于股票在社会学中多被象征为积极的家庭理
财方式，小说更真实地揭露了股票与家庭之间不为人重视的
深刻面向，表达作家对现代经济与家庭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独特认知。实际上，这类模式无需等到《丰满的一天》，早在
2002年，也就是发表《蛇宫》的前一年，须一瓜同样在《人民
文学》上发表了小说《肝病嫌疑人》。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就
塑造了一对因股票而硝烟不断的洪光辉夫妻，魏一伦夫妇显
然是他们的延续。此外，在《丰满的一天》中，须一瓜还用不
无痛心的笔调借陈幼红母女各自的内视角，陈述了相依为命
的她们因古董(金钱)而互生的嫌隙与隔膜，共同揭示了当下
社会中被激发出来的“经济欲望”对家庭血管的渗透，使人与
人之间的算计与猜疑成为这个时代人心的主旋律。它像利
剑一样把立体而情感的人削减成平面的“经济人”，一如被切
割的古董，一旦当其不具有经济价值时，其负载的无价的历
史内涵也由此被弃之如敝屣。正如作家邱华栋所说:“整座
城市只有一个祭坛，在这个祭坛上，物是唯一崇拜的宗教。
人们为了物而将自己全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祭坛。”［5］243
全知视角是一种常用的视角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全
知叙述者既说又看，可以从任何角度来观察事件，可以透视
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可以偶尔借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佯装
旁观者”［6］95。这种叙事方法被应用在须一瓜的小说中，无
疑有助于作家深入观察作为家庭成员关系的唯一润滑剂“金
钱”对家庭空间里人性的全面异化，并用犀利的笔触在客观
描摹中对其进行调侃或讽刺。事实上，在须一瓜的小说中，
这种被“金钱”所形塑的“新型伦理”和异化的人性不仅存在
于都市家庭中，而且由家庭一层层向外蔓延至其他社会关
系。比如小说《提拉米酥》(《人民文学》2006年第 2期)中的
朋友关系正是对上述家庭关系的复制。巫商村和黎意悯两
个看起来无话不谈的朋友，在一来一往中都包含着金钱的计
算，而关系的失衡也源于金钱交易的失衡。另外，《梦想:城
市亲人》(《朔方》2004年第 10期)则在整个都市空间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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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经济利益联结的关系网络，及其对人性造成的伤害。
从家庭这个私人空间开始，须一瓜用全知视角以一种看
似幽默轻松实则严肃沉重的言语风格将现实社会中“金钱”
对人性的异化真实传递给我们。虽然不得不承认“金钱”催
生出的对物的欲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
成功一部分也来源于对它的激活。但是，过度的物欲早已偏
离了其合目的性的生长，膨胀为对亲情、友情、人情等情感价
值侵蚀的洪流。不能不说这是一面破碎的旗帜，是一座新型
的现代“蛇宫”，是一处无言的泥沼，它不仅没有变成升华人
性的翅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反而给人性套上层层
枷锁，敷上重重面膜，使现代人呼吸困难，眉头紧锁，精神荒
芜，个个远离了自己的存在。
二、脆弱的人性修复: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
被改写的家庭内涵
以全知视角叙述“蛇宫”化家庭对人性的窒息，此类小说
在当下众多作家笔下屡见不鲜。须一瓜的叙述虽然别具风
格，对人性异化状态的揭示也有着相当的深度，但正如何言
宏指出的:“文学作品在应该具有足够的‘现实感’的同时，
还应该对‘现实’有所超越，这才是决定着作品具有持久或永
恒魅力的重要方面。”［7］其实，在须一瓜的另外一些小说中，
作品的超越向度也是明显存在的，比如《04:22 分谁打出了
电话》(《人民文学》2004年第 1期)和前面已经提到的《肝病
嫌疑人》。在这类小说中，须一瓜通常采用固定式内聚焦视
角模式，意图改写家庭内涵，超越异化的家庭描写。固定式
内聚焦视角模式是指全知叙述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视角来
观察”［6］95，叙述者无所不知，但人物的视角会受到不同程度
的限制，是一种“有限”视角。这不同于通过透视作品中所有
人物的内心以表征人性被金钱异化的全知视角叙事，而是借
助对典型视角的挑选，在典型人物身上寄寓作家在深渊般的
现实中开凿修复人性栈道的希望。但《04:22 分谁打出了电
话》中，人性“相信”的力度明显不够，《肝病嫌疑人》中家对
个体“敞开”的同时却闭合了外部世界。
《04:22分谁打出了电话》将记者的温士丹作为透视小
说的人物，并将其在公共领域中遭遇的经验———要调查的
04:22分的电话事件与其在家庭里的私人身份所经历之事
情———自己的前夫在 04:22分的造访并置叙述，在一种神秘
化的叙事氛围中，讲述了物欲化的社会 /家庭关系引生的“巴
别塔”窘境。巴小姐在 04:22分接到从不久前上吊死亡的女
友别小姐屋里打来的“模仿”别小姐口吻的电话。小说中除
了别小姐以外，住在别小姐生前屋子里的塔、岛妹、载小姐都
有可能是电话的拨出者，因为他们“都有理由讨厌巴”。“别
小姐”怨恨被富人包养的巴，因为在她被台湾人骗了全部储
蓄后向巴求助时，巴却不耐烦安慰自己这个老乡;“塔”是爱
巴而不得故生报复之心;“巴”是载小姐的情敌;“岛妹”与巴
是事业竞争对手。围绕这个电话的不论是哪一种可能，都不
会溢出欲望和利益的范畴。与这件事情相对应的则是温士
丹的前夫在当天 04:22 分对她说因为她打的电话而来到她
的房间，却在第二天得知前夫于大致时段出车祸去世。她不
记得自己打过电话，而前夫家人在听了她的叙述后却肯定性
地指认“她的电话”为害死前夫的“凶手”。另外，温士丹的
儿子一直在家里寻找没有任何大人都不相信的“红蜘蛛”。
不论是巴小姐还是温士丹的电话，以及儿子嘴里的不被
人相信的红蜘蛛，都是通过对“巴别塔”神话的引用进一步将
“金钱”对人性的异化表明出来。但难能可贵的是在小说结
尾作家让主人公温士丹在家里“相信”了儿子所说的红蜘蛛，
“相信”了人与人沟通理解的可能;同时闻到了死去的前夫回
家的味道。这也许暗指了“相信”人死后灵魂存在的可能，并
希冀解开“巴别塔”的现代咒语。
不过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这次借助“蒙魅”(喝酒状态)而
“相信”的脆弱性。因为文中温士丹对儿子的信任似乎在上
一秒中还无法实现，“儿子似乎看透了她，儿子说，妈妈，你心
里还是不相信我的。一点也不相信。”［1］234但她毕竟在这个
新的家庭关系中略微打开了某些人类隐秘的精神景观，凸现
了另一种可能性的生活状态。正如须一瓜自己所言:“我对
我生活其间的世界充满疑虑，同时，我对自己的认识世界的
目光将信将疑;我经常不能如意表达，也无法建立起我所表
达的恒久意义的完全信任。但是，不能克制的是，我在试图
去做，真诚地、孤独地去做。”［8］5
在另一篇小说《肝病嫌疑人》中，家庭从伦理性的生活地
点转换为个人存在的场所，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的叙述
中表达了作家对人性异化的反抗以及对超越现实的追求。
小说通过作为律师的熊一欣需要处理的案件和被诊断为“肝
病嫌疑人”的熊一欣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和故事，展示了现代
社会中荒诞的“关系”对个体的束缚。熊一欣的案件当事人
即是前文中提到的因股票而和老婆硝烟不断的洪光辉，老婆
最后病死在医院后他以医疗事故向医院索赔，不相信法律的
公正只相信“关系”的能力;而熊一欣在体检的过程被“关
系”误诊断为“肝病嫌疑”，被各种微观的权力监视控制，没
病当有病治。作家带着惯有的滑稽而苦涩的语调，举重若轻
地重申了全知视角下“人性异化”的主题。但作家在这篇小
说中为熊一欣开辟了一处自由的超越性诗意空间———“家
庭”，“家庭”不再是伦理性的物化地点，而被改写为个人存
在的意义场所，正如被“内聚焦”的熊一欣所言:
“家，多好。辛苦地读书，拼命地工作、努力地为人，不就
是为了弄一个自己的家吗?从小到大，熊一欣很明确，他知
道自己生下来，就是寻找一个能不穿衣服的地方。在熊一欣
看来，很多人制造家，完全是随大流的行为。他们从来到走，
都不明白他这辈子占有的人间那一两个秘密空间，意味着什
么。他们品味太一般、流俗……家意味着什么。真正的敞开
自在，真正的澄明和自由，显然是很多人一辈子做梦都无法
企及、享受的境界。”［9］144
熊一欣喜欢在自己的家中裸体生活，这样的癖好也成为
他的妻子和他离婚的理由之一，但离婚却是一种解脱，熊一
欣因此得以在自己的“家”中通过“裸体”获得“真正的敞开
自在，真正的澄明和自由的照耀”。
就像海德格尔在诗的语言中寻找到存在的驻居，远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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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人性，两者具有一定的“家族相似”性。① 只不过前者依
凭的是裸体的个人和私密的家庭空间来逃避外在“关系”的
烦与扰，后者的媒介却是“诗的语言”。但是，很显然，熊一欣
并不是在天地人神的“大地－世界”中修复“人性”，却是在闭
合与拒绝的意义上以拒绝世界的名义获得了短暂的修复，这
与温士丹的家庭具有同样的脆弱性。不过，在这类小说中，
须一瓜已经从繁杂芜乱的现实中找到了突围的缝隙，就像在
“沉重的故事物质肉身”中开辟出了“灵魂的颤栗、精神的激
光”［10］所需要的空间。
三、“人性”中的“神性”:被追问的“家庭英雄”
20013年发表在《收获》上的《淡绿色的月亮》可以说是
须一瓜的成名作，在这篇小说中，须一瓜采用固定式内聚焦
视角演绎其在全知视角中展演的异化家庭，但重心却不是表
层的异化描摹以及对客观现实不露声色地平面讽刺，而是聚
焦向上的精神“追问”。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须一瓜这篇小
说“选择了直取人心，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心灵奥秘，并进
而叩问生活、叩问人性的路径。”［11］167但很少认真剖析对“家
庭英雄”的追问其所“质疑”的深层对象以及所升华的灵魂
内容。
《淡绿色的月亮》讲述了一个叫芥子的婚姻从美满走向
崩溃的过程。小说中的芥子是现代都市家庭里的娇妻，高大
威猛的丈夫桥北是她理想的“家庭英雄”。然而，当危险真正
来临，有人入室抢劫时，丈夫却在两个明显比自己虚弱的歹
徒面前束手就擒，并在被歹徒逼问的过程中将芥子置于被人
欺辱的边缘。桥北在事后对警察说:“我一看见陌生人，就什
么都明白了。我马上说，你们要拿什么就拿吧。我不反对，
大家出来混也都不容易。”［16］79接着又说:“幸好我反应快，开
了灯才发现他们手里有刀”。面对芥子的追问:“他们都比你
个子小很多，其中有个人是瘸子”，桥北的理由也是“他们手
上有刀”，其潜台词是与其“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与歹徒搏
斗，不如“破财消灾”。但芥子很快就揭开了“幸好我反应
快，开了灯才发现他们手里有刀”是一句自饰的谎言。
与芥子以“私人”身份对丈夫追问相对应的是以理发店
女老板对警察谢高的“追问”。本可能成为“人民英雄”的谢
高在一次坐火车时偶遇拿着马刀和枪(真假难辨)的七八名
歹徒抢劫车厢，被挟持的他“理性”地估算到力量的悬殊并决
定暂时妥协，却在歹徒扬长而去之后，被群众殴打举报，并遭
单位冷落，从此陷入事业的低谷。谢高与桥北如此相似，两
人机智地反应、快速地核算、理性地判断、成熟地稳重、文明
地遮饰，都是建立在主－客对立的意识哲学根基之上的现代
理性主体的典型“人格”特征。须一瓜的深刻在于她将两人
观照，正如芥子所想:“如果谢高是正确的，桥北就是正确的，
对吗?桥北的应急反应，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最正常的、最出
色的反应，对吗?”并在这样的联系中共同揭示了哈贝马斯所
说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12］116。也就是说桥北和谢
高所代表的“理性主体”是系统社会生产所需要的，即机智、
效率、计算等目的理性是现代社会从事物质再生产以维持自
身生存的机制。它本应限制在系统社会生产中，但在现代社
会中，它却以“合理性”就像谢高和桥北所使用诸多“理性”
借口一般侵入了生活世界。“目的理性”取代“交往理性”变
为世界的主宰，人虽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却掉入了
“目的理性”的枯井，失却了理想的激情，只剩下半张物质的
脸。用须一瓜的语言翻译一下即为现代人都变成了埋头于
“囤积冬粮”的务实蚂蚁，而非“游山逛水”会讲故事的诗人
蟑螂。［10］
因此，《淡绿色的月亮》并不是一个女人寻求男人保护的
故事，而是借助芥子对“家庭英雄”的追问来探问“桥北”们
人性的文明又自私，矫健而懦弱，自尊却虚伪的真实匮乏。
芥子就像小说中提到的那只猴子，即使被吓晕也要去翻藏有
“毒蛇”的石头，“毒蛇”正是现代社会发展逻辑中目的理性
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翻石头”的动作是作家直面惨淡现实
的勇气。
像芥子一般具有理想主义情怀执着地追问“家庭英雄”
式的人物在须一瓜笔下并不少见。比如《有一种树，春天叶
儿红》(《小说月报》2005 年第 6 期)中的陈阳里。她是一名
年轻的小区文化生活委员，在她的父亲、哥哥以及丈夫都因
利欲背叛了自己的对象(父亲为一己私欲抛妻弃子;哥哥借
口“遗传因子”背叛嫂子;恋人害怕精神疾病的遗传远离自
己)后，仍然不弃不舍地追问着“忠贞”的“家庭英雄”存在的
可能性。当她听说同事杨鲁芽的丈夫极其可靠与“忠贞”后，
她便想要试探一番以保留对“英雄”的最后一丝希望。但事
实却是，她稍微一引诱，杨鲁芽的丈夫童大柱就上钩了，“一
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她因此绝望而自杀。小说采
用须一瓜惯常使用的叙事方式，带领我们和主人公陈阳里一
步一步拆解现代经济社会中伪善的“家庭英雄”。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英雄”时代，我们对那个过去的时代
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终于在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进程
中获得了“软弱”②的权利。我们必须珍惜这“软弱”的权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舍弃“英雄”所负载的是勇敢、崇高、
忠贞等波澜壮阔的人性光辉。须一瓜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通过
对空缺的“家庭英雄”的追问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英雄”的
时代，只是挪移过去的精神符号以弥补当下人性中匮乏的“英
雄”。事实上，“家庭英雄”只是人性中的“神性”代码，它不是
对某一个“神”的崇拜，而是在每个平凡普通的个体身上发掘
“神性”的力量。在《神性照耀在我们邪恶的头顶上》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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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须一瓜承认“当代作家都会受哲学影响，因为作家首先是一个思考者”，而她的一些语言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海德格尔，比如她评价一些
专业评论者对自己文章的解读就像“一种高光在穿透你的作品，一种被照亮的感觉。”———《神性照耀在我们邪恶的头顶上》西西福斯书店读书
会，2016．3．21．
“软弱”是“人”的一种权利，就像谢有顺所言，“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和人性的社会是允许人软弱的，它相信人承受压力的能力有限，也就
会致力于解除加在每个人身上的压力，使每个人尽可能自由轻松地活着。”请参见谢有顺．《话语的德性》，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上，须一瓜说:“人是上帝造人的次品，次品中有一等、二等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神的一面的，关键是什么样的社会
环境中能让人把善的一面呈现出来，把恶的隐藏起来……”①
这种“神性”的光辉，就是须一瓜所追求的小说的“翅膀”，它
所发出的光华感情，也必将会照耀到所有读它的眼睛。
自新时期以来，众所周知，当代文学在反思“政治”和
“经济”对人性异化的大主题下写尽了人性中的“动物性”，
但是须一瓜说:“人不是动物，不是工蚁，人的内在宇宙更加
需要光。文学，就是看不见的世界的火炬。是我们内在经验
的见证，是我们情感与想象的力量的印章。”②这是她对当代
文学版图突出的美学贡献，从中也许能捕捉到其从时代中脱
颖而出的奥秘。沿着《淡绿色的月亮》对“家庭英雄”不依不
饶的追问，须一瓜开创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神性”叙事。这类
叙事扎根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努力凸显“人性”中的“神性”。
比如在《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十月》2004 年第 5 期)中，
她在一个伟岸而义气的“革命老太婆”和善良而淳朴的小偷
粽子的高尚友谊中，反讽了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卑鄙世俗，复
现了老太婆的马刀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以外的“神性”价值。
最终将“神性”叙事发扬光大的则属她在 2010年发表的
小说《太阳黑子》，这是须一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次
作者在丰厚的艺术经验积累上的集中爆发。2015年，小说被
改编为电影《烈日灼心》上映，有意味的是恰恰是小说中对于
人性深度的探讨也使得此片的导演和主演荣获了多个奖项。
小说《太阳黑子》主要讲述了三个“意外”犯了罪的中国
年轻人，在逃逸的过程中各自积累了自己的“神性”为自己
“赎罪”。比如杨自道作为出租车司机不为利、不争名的见义
勇为做好事;辛晓丰以一种自虐的方式在警察局破案;三个
人共同收养孤儿……这是中国式的“赎罪”，每一个个体无时
不在发掘自己人性中的“神性”，虽然“我们是宗教的孤儿”，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内疚心，要寻求自己的内心的平衡，
《太阳黑子》的最后，他们三个人回顾了一生，赢得了爱，赢得
了尊重，赢得了别人的包容”。③ 这是须一瓜对芥子们追问
“家庭英雄”的一次尝试回答;也是其对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
民发出的抗议之声;同时是作家给当下自私、胆怯、懦弱、虚
伪等“社会性格”所开的一剂药方。
综上所述，在须一瓜的小说中，都市家庭叙事的不同视
角的采用象征着作者对“人性”的差异表达。不论是全知视
角下的家庭 /人性危机，还是固定式内聚焦的家庭 /人性修
复，抑或是由追问“家庭英雄”引发的对人性中的“神性”所
在的精神天堂的向往，须一瓜以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敏感在文
学中给人们无处安放的东西找到了暂时归属的家园，其创作
值得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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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ative Analysis of“Human Nature”in Xu Yigua’s Urban Family Novel
ZHOU Shi－sh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0，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her unique perspective and narrative，literary circle pays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Xu Yigua’s novels． In recent
years，her works have been favored by the film circle，and her works are successfully made into films，as a result，she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the public and her influence is increasing． The narrative core of Xu Yigua’s novels is to display profoundly the
“human nature”of the urban famil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first type is presenting the alienation of“human natu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through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the second one is rewrit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amily to repair“human nature”by the fixed focus perspective;the third one is to combine the first two，focusing on the lack of“fami-
ly hero”，discovering“divine”in“human nature”． The perspective and art of Xu Yigua’s novels certainly enrich the family ethics of
“human”narrative in literature．
Keywords:Xu Yigua’s novel;family ethics;human natur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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